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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形体美学初论

董春晓

［摘　 要］　 汉字美学研究，应以汉字在现代和当代的发展以及受众的切实文化需求为背景，汉字

美学的对象应该是汉字形体生成及其具体应用之美的所有主要方面，包括汉字作为书法艺术作品的

美和汉字在具体生活应用中适应各种目的和场合，运用各种材料、工具、方法和手段而生成和呈现出

来的各种形式之美，而不仅仅是传统书法艺术所论述的汉字书写的美。

［关键词］　 汉字；形体；美学

一、从书法之美到汉字之美

说到汉字之美，人们的脑海中自然映现出审美经验中所感受过的各种汉字形象：如王羲之行书

的俊秀，张芝草书的狂放，欧阳询楷书的端庄等等；然而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可能更多地接触到的是实

体的应用性汉字形象，如各种建筑（包括文化的、商业的和公共性建筑）上镌刻或另行制造而安放上

去的建筑名、匾额等等，各种器具和商品上以各种方法制作上去的美术字，更不要说自现代史以来在

报刊、书籍、影视屏幕和电脑屏幕上看到的各种印刷字体，等等。它们（包括书法作品）的形态不同，

美感特质各异，但都是汉字形体之美的不同呈现形式。然而，关于汉字之美的言说，亦即本文所谓汉

字美学，却很少从汉字的各种具体应用和多样形态的直观呈现形式和存在方式出发，而是以另一个

耳熟能详的名称“书法美学”（它以探讨汉字之书写艺术的种种问题为宗旨）取而代之。汉字之美就

是书法之美，汉字的美学就是书法的美学，这几乎是当下有关汉字美学的谈论之不言自明的前提。

然而实际上，自古以来汉字以多种媒体材料、工具、操作方法，为各种场合和精神、文化目的以生

成汉字，如在岩壁、墙壁、地面、陶器表面、青铜器表面、绢帛、竹木板表面和纸面等各种承载物上，以

沙石、原始植物纤维或兽毛笔、刀凿或铸造技法和成熟的毛笔等各种工具，用研磨、描画、刻凿、铸造

或书写等各种操作方法，为记录天象和卜筮结果（连带战争、猎获、联姻疾病等等事项）、纪念君主授

勋、装饰庙堂、颁布典章、怀念先祖、传布宗教经文、传播历法和生产技术乃至各种百科知识、文学经

典或市井故事以生成汉字，这些是否都是“书法”一词可以概括的？而各种汉字形式、生成和呈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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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之美，又是否是书法之美可以囊括的呢？

关于汉字，因为身处人文典章发祥地的中原，士大夫文人们基本没有“汉”之外存有文化的意识，

文和字当然不用界定是汉的还是非汉的。而关于字，唐兰先生说“古代没有‘文字’的名称……用

‘字’来代表‘文’或‘名’的意义是晚起的”①，其经典的论述应该是许慎的《说文解字》：“仓颉之初作

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书

者如也。”②因此在中国文化史中，“字”就是汉字，之所以使用“汉字”一词，凸显的是近年来中国汉字

文化相关研究的繁荣态势，同时也便于直截了当地指称中国文字，这种有着独特的表意特色的文字

符号形态。对汉字造字特点及其源流、演变等等事项的论述，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小学”的内容，历代

学者们往往都比较耐心沉静，除了在汉代被卷入今古文经学的争论之中以外，率皆潜心于古代文字

的浩繁知识之海中，较少涉及有关汉字字形的审美价值的判断问题。像董作宾那样为了甲骨文的断

代问题而论及甲骨文各个时代的审美艺术特点，是古文字研究中极少的例证，而其结论也一直存有

某些争议。

而书法，则没有汉字概念那样的单纯，虽然它的称谓其实不少。最早从东汉而至于魏晋，多用单

字的“书”，如东汉赵壹的《非草书》，其意乃指一种书体（草书）；蔡邕的《笔论》谈“书者，散也”，其意

则是书写这种活动，或书法这种艺术；西晋卫恒的《四体书势》显然是指四种书体；卫铄的《笔阵图》所

谓“书字”是指写字，但她将这种“用笔”的方法提高到“道”的高度，无怪乎其学生东晋王羲之在《书

论》中衡量一些字是否可称为“书”（书法艺术作品）时，提出的同样是超乎技艺的标准：“意在笔先，

然后作字”。南朝齐王僧虔的《笔意赞》同样承袭书写乃是一种道艺的信念，而又赋予它一种新的意

义：“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即书写作为一种道艺，它既要合于造型

规律，又要传达出由人的灵感、修养而来的神韵，这才是理想的。到了唐代之时，在继承晋代有关书

法论述之词语的同时，许多大书家涉及“书”的论述大都与“用笔”和“结构”之“法”有关，如虞世南的

《笔髓论》，欧阳询的《三十六法》《用笔论》等等，显示出唐人重法的倾向，而由此也确实促成了一连

串同“书法”意义相近之词的出现，并最终使“书法”一词在唐代诞生。初唐时李世民在《论书》提出

“书学”一词，开元年间任翰林院供奉的张怀馞则直接提出了书道的概念，所谓“尧舜王天下，焕乎有

文章，文章发挥，书道尚矣”（《书议》）。此概念又有另一名称，叫作“翰墨之道”，他说“阐《坟》《典》

之大猷，成国家之盛业者，莫近乎书。其后能者，加之以玄妙，故有翰墨之道生焉。世之贤达，莫不珍

贵”（《文字论》）。这里书法的概念几乎呼之欲出。于是几十年后在天宝年间，蔡希综在其《法书论》

中提出了颇具法则色彩的书法概念，他说：“余家历世皆传儒素，尤尚书法”，“旭常云：‘或问书法之

妙，何得齐古人？曰妙在执笔，令其圆畅，勿使拘挛；其次识法，须口传手授，勿使无度，所谓笔法也；

其次在布置，不慢不越，巧使合宜；其次变通适怀，纵合规矩；其次纸笔精佳。五者备矣，然后能齐古

人。”

可见，自东汉至唐代，有关书法的概念有多种名称，也各有其着重之处，诸如书体特点、笔势物

象、意气筋力、结构准则、用笔之法、神采风骨、品位等第，等等，其中将汉字书写作为一种审美艺术活

动的意识已经逐渐形成了。这的确标志着人们开始比较自觉地创造和欣赏以汉字为载体的线条造

型形式的美了，但这是否同时就标志着人们已经能够比较全面地欣赏汉字的美了呢？答案应该说是

否定的。因为上述“书”、“笔法”、“书学”、“书道”、“翰墨之道”、“书法”等等名称中所包含的“法”、

“道”、“学”概念所体现的以汉字为实现万物宇宙之道和人文典章之美的文化工具的意义，及其将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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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之“书”作为某种实用的而颇具“玄妙”之质的综合性艺术而非纯艺术加以审视的意义，在后世的

书法艺术意识逐渐强化的过程中慢慢地淡化了。从宋代开始，人格主义论书倾向逐渐明显，汉字构

形的本体意义渐趋边缘化，像传自汉代而在唐代完备的《永字八法》和欧阳询的《三十六法》这类谈

论汉字结构之美的著述不断减少，而在汉字应用中占据极大份额的印刷字体审美问题则很少有人关

注，以至于人们将汉字作为文化工具之美的意义逐渐等同于汉字书写艺术（强调线条个性及其所展

现之书家性情）的意义了。如果连带时代的变迁和受众的文化接受心理来考察的话，则问题更是如

此。简言之，汉字之美不应该只是书法艺术之美，而应该是包括书法艺术之美在内的汉字生成与呈

现的所有形式的美，即汉字作为艺术形式之美和汉字作为应用工具之美之和。

二、相关研究述评

或许是因为古典书学的文化惯性使然，我们现在看到有关书法美学的论著非常之多，直观的印

象可以从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 ＣＮＫＩ上看到，搜索标题中带有“书法美学”关键词的论文，可以

得到 ９４ 个结果，而搜索“汉字美学”，则只得到 ５ 个结果。自 １９７０ 年代末以来，有关书法的美学著作

一直时有所见，但有关汉字的美学著作则直到 ２１ 世纪的最近几年才略有所见。１９７９ 年，刘纲纪出版

《书法美学简论》一书，从用笔美、结构美和意境美等方面阐述了中国书法的艺术特点，随后金学智的

《书法美学谈》（１９８４）和叶秀山的《书法美学引论》（１９８７）则依据各自的美学理念阐述了自己的书法

美学观。至 ９０ 年代，有关书法的美学探索向更深广的范围拓展开来，姜澄清出版《中国书法思想史》

（１９９４），陈方既、雷志雄出版《书法美学思想史》（１９９４），陈振濂出版《中国书法美学教程》，从古典文

化和古典美学的角度全面地论述中国书法艺术的审美特点；与此同时，在西方现代派艺术思潮的影

响下，有关现代派书法的论争和著作也是层出不穷，如古干的《现代派书法三步》（１９９２），王南溟的

《理解现代书法：书法向现代的和前卫艺术转型》（１９９４），洛齐的《书法主义文本》（２００１）都提出了与

传统书法理念相当不同的书法观念。进入新世纪后，则又有“学院派书法”和“文化书法”的种种书法

创作倾向和理论研究旨趣，其观念多元而开放，令人目不暇接。但总体上，这些著作基本上都是将传

统或现代书法作为书写艺术范畴内的事情来谈的，是将汉字书写（而非汉字应用的各种实际生成和

呈现形式）作为一种艺术审美活动来谈论的，因此较多谈及有关书法艺术特性的诸多方面，而不是汉

字作为一种生活中日常性工具的具体审美存在形式所给人的美感及其美学特性。因此较少涉及汉

字的实际生成、应用和受众的文化接受状况和心理这样一些日常生活中的汉字审美问题。

相比之下有关汉字美学的论著则比较少。１９８８ 年，朱良志和詹绪佐发表《中国美学的独特视

境———汉字》一文，主要从汉字作为中国人思维和表意方式的物化象征的角度，探讨中国人的思维和

表意方式中所蕴含的浓郁的审美感知及其审美表现方式的特色，诸如“具象的思维方式”，“从物出发

的逻辑起点”，“直观的致思途径”，“迁情以往的生命模式”等等，汉字本身所呈现的直观视觉形式之

美并不是其关注的重点①。与此有相似思路的论文，还有章辉的文章②。１９９３ 年，刘赞爱撰文论及汉

字的结构模式与心理感应，汉字构成的审美因素，汉字构成的法则等等③，然而其论述视角却基本是

书法的，而非汉字的，除了所举的例子基本都是书法范畴之内的以外，有时还特别排除超出书法范畴

的汉字论题，或许因其本来就是将“汉字”当作“书法”的同义词来使用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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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良志、詹绪佐：《中国美学的独特视境———汉字》，《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１９８８ 年第 ３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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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赞爱：《论汉字构成的视觉美》，《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３ 年第 ８ 期。



蒋勋著有《汉字书法之美》一书，在书法之美之外谈到了汉字与现代生活的关系，比如建筑上的

汉字与中国人的生活愿望、文化品位礼仪规范之间的联系；又谈到了汉字书写及其书法作品作为一

种抽象艺术活动格式和形式的特点，与现代舞蹈的创造之间的本质相通性及其在台湾的成功运

用———台湾林怀民的舞蹈作品“行草三部曲”，等等①，给人以眼前一亮的感觉。但总体上该书还是

以书法艺术之美和书法艺术与中国其他姊妹艺术的关系的谈论为主，而不是以汉字形体及其在日常

生活中的应用之美为主。

王建忠著有《汉字美学浅谈》一书，是目前最直接谈汉字美学的著作，但实际上该书只是以汉字

作为汉语、汉民族思维及表意方式的象征形式，来探讨中国人的语言、文字表达形式的审美特点及其

与中国文化和艺术的各种相关形式的关系，“汉字”一词的显豁意义———汉文字形体———并不是其关

注重点，其中心论题因此也不是对汉字形体及其应用之美的探讨。

自 １９９０ 年代以来，当美学的研究愈加深入细致，而针对各种文化艺术研究的美学理念也更加开

放和多元的时候，论者们以汉字、书法为对象的论述思路也变得从容和宽泛起来，尤其当他们跳出将

汉字表意及其形体生成、呈现活动仅仅当作书法艺术活动的自我限制，而将其作为日常的社会文化

活动来探索其一般的、普泛的文化和审美特点的时候，颇富建设性而又贴合多种多样的汉字表意活

动实践真实状况的论述就越来越多了。

１９９５ 年，钱伟明发表《论汉字字体的时代特征和美学风格》，论述从商代开始到改革开放的 １９９０

年代的汉字字体的变化历程，其着眼点不是单纯从书法艺术的角度来论述，也不是单纯从设计的角

度来论述，而是将两者融为一体，从古老的甲骨文、金文的象形特点，到隶书的扁方形和楷书的横平

竖直特色，到唐代雕版刻字给汉字形体设计带来的深刻影响，到继承传统楷书、有利于雕刻而成熟的

宋体字，再到 ２０ 世纪以后受西方思想和技术影响而发展的各种印刷字体的多样发展，直至当代的激

光电脑照排技术给汉字字体发展的影响②。该文将汉字形体的发展与各时代的文化需求和审美心理

结合起来论述，较全面地展示了汉字作为一种文化工具的审美特点，而不再将其与书法之美混为

一谈。

１９９７ 年，林川的《表现汉字形态美的艺术》一文，谈到了汉字美不仅在书法艺术和篆刻艺术上，还

在“工艺美术美（即汉字美术字）和工程技术美（即印刷和计算机创造的汉字）”上体现出来。比如商

代甲骨上刻字练习，青铜彝器上的铭文制作，吴越兵器上的鸟虫书，还有秦汉时代的刻符、虫书、摹

印、署书、殳书等等，都是“以装饰和观赏为主要职能的汉字的艺术表现形式，成为汉字书法、篆刻和

美术字的发端”。在论述了书法、篆刻艺术的成立条件以后，该文又论述了近代美术字的特点和应用

范围，印刷字体的发展机缘及其特点，以及近代以来由机器生成的工程汉字（如现代汉字印刷体）的

产生过程和应用前景，并将书法汉字、美术汉字和工程汉字之间的关系，以三圆既各自独立又有交叉

重叠的方式表现出来，从而体现了作者对汉字形态之美的较全面的观察视角：古今相续，实用和审美

相连。③

１９９９ 年，李富发表《宋体字溯源》，详细地追溯了宋体字这种现代报刊、书籍中最大量运用的字体

的来龙去脉④；２００５ 年，李喻军发表《宋体字的中国文化特征》一文，强调宋体字“对书法运笔进行了

高度的艺术化概括，并非常巧妙地、合理地把中国书法楷书的特征用刻刀及传统印刷术的形式反映

出来，得到了中华民族的认同”，“起落笔的棱角，是宋体字一大特征，是雕版刻工们在长期的刻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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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勋：《汉字书法之美》，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年。
钱伟明：《论汉字字体的时代特征和美学风格》，《吴中学刊》１９９５ 年第 １ 期。
林川：《表现汉字形态美的艺术》，《北京印刷学院学报》１９９７ 年第 １ 期。
李富：《宋体字溯源》，《汉字文化》１９９９ 年第 ２ 期。



程中对唐楷笔画归纳化处理后形成特有的装饰化特征，是刻刀留下的韵味，它既保留了楷体的本质

特点，又比唐楷更加方正有力”，“因此，学书法要上溯秦汉，而设计宋体字却要直追唐楷和宋明的雕

版印刷味、刻刀味，这是宋体字的源头。”①两文都将汉字的具体应用之美作为论述的主题，给人以现

实生活的亲切感。

另外还有高斐的《论汉字传统“图式”背后的美学法则》，认为由象形、高度符号化、抽象化而形成

的方块汉字，逐渐发展出各种独特的图式：“汉字‘图式’类型丰富，各具个性，但均是装饰造型的结

果。有适配瓦当图像构成的文字，有应用于古币，铜镜的文字，以及印信的回字纹，花押字，织绣字

图，碑文，印章文字和剪纸，年画，春联等民间艺术品和节日常用的文字等。汉字的种种‘图式’都源

自汉字象形这一特点，利用其以形表意的特性及笔画结构的特点，进行添加美化，夸张变形，使得字

中有画，画中有字，图文相生。”②这是将传统文人书法理论所不太认可的汉字象形性的特点及其应

用的情况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来探讨汉字之美，颇符合传统的国家公共生活和民间生活状态，是很有

启发性的汉字形体审美趣味的研究。

三、汉字之美的两个方面与三个类型

若从汉字造字、书写和制作、书法艺术独立和持续不断的具体应用历史来看，对汉字之美的论述

应从汉字作为传播工具之生成和呈现的实用艺术，和汉字作为士大夫情感表现载体的书法艺术这两

方面来进行，因为汉字发展的历史的实情就是这样的。

从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刻符，到商代甲骨文和金文，再到秦代刻石，汉代封泥印和肖形印、汉墓碑

刻、汉石经刻石、摩崖、造像记等等；再到隋唐开始的雕版印刷，这是一种注重媒介形式特点的应用型

艺术；同时有六国古文、大篆，秦小篆，汉隶、魏晋至唐代楷书等实用字体形式的发明和完善；再有借

鉴唐代和元代楷书，又利用刀刻技法和明快工艺趣味的宋体字的创造和完善；至近代以后则有宋、

楷、仿宋、黑等印刷字体和各种时尚字体的发明和完善，等等。所有这些，都可以说是汉字作为实用

工具的审美趣味的呈现，它们有的拙朴，有的华丽，有的苍劲，有的典雅，乃至于工程技术的简明和直

接，但这样的趣味是现实生活中有切实需要的，也是在特定的场合能够较充分地实现其审美和实用

功能的，它们的价值是明确无疑的，不能因为它们没有达到纯艺术的水准而忽略之。

而将汉字书写作为情感表现形式的审美实践，则表现为历代有文化的士大夫的书法追求：从汉

代赵壹《非草书》所反映出来的汉代士人的热情而超功利的书写投入，到魏晋南北朝那么多名门贵族

的士大夫的端庄飘逸书风的修炼，历经唐代书法大家的法度讲究，至宋代则开始了文人书法艺术的

讲求情致、品格的人格主义的经久不衰的审美趣味的历程，直至清代二王书法的完美形式的资源被

消耗殆尽，于是不得已而返求诸野———从北魏碑刻中寻找久已失去的汉字生成的虽原始粗野，但生

动而有生命力的美。文人的书法艺术作品往往以手卷、手札、中堂大轴、对联、匾额或案头尺牍的形

式展现，多是在文房、书斋的环境中生成的，带有浓郁的书卷气，与上述实用汉字应用的浓重物质、工

艺特点差异较大。

由上述两种汉字应用的情形，可以说汉字之美有三种类型：

其一是庙堂型，其中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生动的具象形式，如象形古文和鸟虫书；一种是应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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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李喻军：《宋体字的中国文化特征》，《装饰》２００５ 年第 １０ 期。
高斐：《论汉字传统“图式”背后的美学法则》，《艺术与设计》２００７ 年第 ５ 期。



庙堂庄严典礼的抽象形式，如篆文和隶书的典雅古奥。两者皆用于建筑和器物的装饰，以及典章制

度的书面表达，至唐代而完善为数名家风格的楷书，至宋代以至于明代，则发展出现代文化交流类型

的宋体字等适应于机械复制的字体；

其二是民间型，大致是庙堂活泼形式的民间化，以富有质朴情感和想象的装饰性具象结合汉字

的谐音来造型，字形和图案融为一体，多用于建筑、生活用具和民俗仪典的装饰；

其三是士大夫型，鄙视汉字的具象图形化（因为那是工匠的无内在品格象征性的纯粹装饰形

式），而崇尚汉字结构的抽象化和表现性线条的锤炼，并通过独特的线条功夫和字形结构来象征其内

在卓越品格，多用于书写自创诗文作品或友人间的尺牍往还。

可见庙堂型和民间型是将汉字生成和呈现作为一种实用艺术来对待的，其审美趣味是类型化

的，简单、明快的，主要满足国家公共表意的需要和庙堂或民间生活装饰、享乐性的需要。士大夫型

的汉字应用，则主要归结为书法艺术的审美追求，汉字只是其表情的载体形式，其明代以后的极端形

式，重点往往不在形之妍媸，而在“书”能否表达其情性之高雅或独特的品格。

从东汉到唐代，论书者之重点从字体特点、法度到神采和胸襟递相转移，但书法之美的标准一直保

持在和谐有度的范围之内，这可以说是对汉字作为人文交流工具的神圣特性的一种尊重和敬畏，但从宋

代开始，随着书法理论中对字体、结构、笔法等等本体性问题的探讨逐渐完备以及文人文化势力的强盛，

对汉字本身美感的关注开始减少，而转向对文人自身的内在品格之于书法作品之美的重要性的探讨，即

从汉字形质之美开始转向书家情性之美，其极端例证是明代浪漫派对汉字的迹近解构而突出性灵的倾

向。从艺术创作角度来说那极有道理，而从汉字之美角度来说，则显得较为偏颇。而唐宋以后发展起来

的印刷字体和民间汉字应用的美学问题，则基本不在文人的书法思考范围之内。

因此在笔者看来，以汉字形体之生成、呈现及其具体应用之美为主要内容的汉字美学，需要跳出

仅将汉字之美归结为书法之美的局限，因为书法作为一种在其中后期发展中日益强调内在情性的抽

象线条象征表达的艺术，它的着重点往往超越了应用汉字所讲求的结构和谐端庄的要点，而以能够

表现书家内在品格和审美个性的线条锤炼或章法布局为宗旨。如此往往书家个性上升到第一位，而

汉字之美则居于第二位。但毕竟，汉字的本质是一种文化交流工具，它有自己的符号形式的内在规

定性，而不是像颜料、墨汁那样的纯粹艺术材料，可以由艺术家任意涂抹。因此探寻汉字的美学特点

和审美价值，应该是将书法艺术范畴之内的汉字之美和书法艺术范畴之外，社会生活应用领域之内

的汉字之美综合起来加以分析和研究，才是比较圆满的立场和方法。

如此，则涉及诸多相关问题：

首先是作为汉字总体结构中的一部分，书法艺术的汉字审美问题。怎样的书法表现才是美的？

大致上，整个书法美学所阐述的，一是书体进化史及其风格史，二是正和欹两个范畴的辩证统一关系

史，诸如用笔的缓与速，顺与逆，圆与方，轻与重，中与侧，巧与拙，疾与涩，藏与露……；结构的主与

次，开与合，连与断，违与和，匀与变，章法的疏与密，虚与实，变化与统一，等等。各种书体，各人的风

格之美都是相对的，各以对方和其他相应要素之成立而成立，要说绝对之美的内容，只有与其他文化

的文字作比较时才能有所阐述。但这其中有一点是绝对的，即对汉字书写之美中的两个要素———结

构和笔法中后者的强调和偏爱，它也是实用制作与纯艺术书写、公共与私密，传达与表现、群体与个

性中的后一方面。的确，它更接近艺术，但是若从汉字而非书法的角度说，则必须兼顾上述两个方

面，尤其是公共信息和群体情感之传达及其相应的字形、书体的继承与表现方面，才能完满地展现出

汉字本有的美。

其次是书法艺术范畴之外的汉字生成、呈现和具体运用之美的问题，这里面大致包括三方面的

问题。第一方面是汉字应用于生活和特定礼仪场合的问题，包括建筑和器物的装饰用字；国家或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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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仪礼场合、礼器的用字；民俗民间生活用字；实用字（货币、权量、兵器装饰等）等。如果说，书法艺

术强调的是个人徒手书写，那么具体应用的汉字生成和呈现，则其起主导作用的往往不是书写，而是

制作，包括甲骨文、金文、魏碑的汉字应用都是如此。像商代金文的华丽典雅的美，只有在与铸造工

艺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才会有那样的表现和韵味（包括时间的流逝和各种物质因素对作品实体造成的

侵蚀），这是单纯的书写无法达到的，魏碑特有的风格之美，也与此类似。同时，这些具体应用中的汉

字，而非士大夫文人在书斋中书写的汉字，还有一个公共场合的具体情状所带给汉字生成和呈现的

影响的问题，从其最初的写，到最后制作完成，有这样一个最终具体应用目标，其无形的强制和导向

性，也是具体应用的汉字之美的特定内涵之一。这些都是值得汉字美学大书特书的，但以往以书法

之美替代汉字之美思路占据主导地位时，大多都忽略了，往往只在纸质的摹拓品上面谈论它们。

第二方面是印刷字体的审美问题，这是传统生活逐渐接近近代生活以后，汉字应用最广泛而又

最接近时代生活气息的方面。说到汉字的美，我们怎么可以无视这样的日常应用的汉字审美的表现

呢？比如宋体字作为文字的一种视觉表现，在与拉丁文字的较规则、机械的特点相对照时，我们不是

可以较容易地发现其构造的神秘性和其生成方式的雕刻刀法的利落干脆之美感吗？印刷字体相对

于书法作品看起来其模式性是比较明显，但作为一种交流传播工具，它的形式美感自有其独特的内

涵，尤其在与印刷字体设计这样一种思路和实践结合在一起时，其现代意味的美更是扑面而来，我们

不能由于习焉不察或对媒介技术比较陌生而忽略之。

第三方面是美术字问题，美术字许多时候是工艺品和商品装饰的部分，因为它们的生成方式主

要是制作而不是书写，往往多采取象形方式而不是抽象线条方式，因此虽然它们早在战国时代就已

产生（如鸟虫书），但并不被传统书法理论所认可。其实远至古代的国家典礼，近到当代的商品交易，

上自庙堂表意，下至民间祈愿，它们都广泛地展现出自己的美丽身影，受到各行各业各色人等的欢

迎，其审美价值还用怀疑吗？只是它们的趣味在传统士大夫看来比较俗，所以比较不被重视，但现时

代的生活早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的研究思路是否也应该“与时俱进”呢。

综上所述，汉字美学的对象应该是汉字形体生成及其具体应用之美的所有主要方面，包括汉字

作为书法艺术作品的美，和汉字在具体生活应用中适应各种目的和场合，运用各种材料、工具、方法

和手段而生成和呈现出来的形式之美。简言之，就是汉字作为实用文化工具的美和作为艺术形式的

美都要兼容并蓄。这其中关键的是，要有汉字的立场，实用艺术的立场，而非仅仅是传统士大夫文人

的纯粹书法艺术的立场。

（责任编辑：陆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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